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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客家，你也许倍感亲切，也许兼有一种历史的负重。

“客而家焉”的客家人，属黄帝嫡系后裔，也是当今汉族的重要支系，其先

民原住中原、江东一带，是曾经创造了华夏古文明的古汉族。目前国内客家人主

要分布在南方省区，以两广和闽赣台为多。全国计有近 20 个省区数百个县有客

家人聚居，香港、台湾的客家人分别有 200 多万和 700 万上下，广东有 1600 多

万，广西也有五、六百万，其中北海市约有四十多万。据世界客属联谊会透露，

全球客家人共 1.3 亿左右，遍布在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客属现已达五

六千万，其中印尼客籍人就有 800 万之多。

“夏家”之为客家，直接诱因是历史上的千年战乱。

客家先民最早南来始于秦屯兵江南．真正大规模南迁则在东晋战乱时起。公

元四、五世纪，一场罕见的大旱灾袭击了欧亚大草原，北亚游牧民族因此西征南

侵。西进，他们攻掠了大半个欧洲，并使希腊罗马文明毁于一旦，从此西方陷入

了“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南下，他们越过长城，直取中原，兵临淮水。其时晋

室南渡，古汉族主体亦被迫南迁。这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该次迁徙，不

仅转移出中原文化，而且以“百家土族”为代表的汉民族还有效阻击了胡兵过淮，

使华夏文明在江南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与存续。自此，“江南多才子”成为不幸中

的大幸，文化北返也幸得可能。

南下汉人带来了北方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极大促进了江南生产力，并因重

礼仪客道，在“临川文化”兴盛前的某些地方，他们已被尊称为“客人”或“客

家人”。

唐朝末年，战乱再度迫使客家先民由三大湖地区压缩到赣南闽西。所幸，他

们又逃过了一场浩劫，并藉此开基发祥维系成日后的“客家人”。自然，他们在

极力保护汉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汉语“唐音”，而不像南徙后定居于平原地区的

汉人先后操上了吴话、粤语等。正所谓“客人之先，来自中原，初因自贵，保守

语言”。因此，客家话（俗称亻厓话）能作为国际上最具影响的中国三大语言之一，



并被学术界认为是全国八大方言中最能体现古汉语特点的语言也就不足为怪了。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宋末元初，刚走出“葛藤坑时代”

不多久的客家人，迫于元兵又一次大举迁徙，主体西转粤东嘉应州（今梅州），

后文天祥主力亦驻此“客都”。客家军民护宋失败后，流散至粤全境和湘桂琼等

地，有的还漂洋过海，“客人开埠”以求新生。

明末清初，清兵横扫汉土，各地客家纷起抗争，败师后亦多散居各地。稍后，

湖广一带又有一大批客家人迁入蜀境。这是客属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

第五次大迁徙是在 19 世纪中叶。被誉为“客家人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失

败后，客家义士流落各地。与此同时，清政府挑起的“仇客分声”事件诱发了西

珠江三角洲地区长达 10年的土客械斗，结果清廷还假意“调停”将该处客家“打

发”往粤西高、廉、雷、钦四州及海南等地，与早于明末清初或更早之时迁来的

客属比庐而居。今北海境内和涠洲等地部分客家人就是在那时迁来的。

故园回望几多愁。千年风雨千年血泪，辗转流离的“原乡人”自是无比珍重

本民系的语言、文化和性气，“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视艰难险阻为坦途，

把不测打击当家常便饭”，正是这种龙的品质，使其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中仍不

失为伟岸的精神共同体，不失为华夏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杰出的维系者之一。

作为这个民系的姓氏种群，他们又是何等的崇敬祖先、珍视民族之根，以致

对祖牌和族谱也爱护有加。然而以郡望自矜的客家人并未因此固步自封，相反在

极好地承继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机质。他们讲礼义重伦理，好学问

尚教育；重修身齐家崇正爱国，重勤俭自立上进有为；讲自尊自律尚“无信不立”，

讲团结互助尚睦邻友好；既热情谦让又豪迈放达，能忍辱负重又刚直不屈；既认

祖归宗又敢于离乡背井，既格守传统又极富开拓创新精神。至于客家女性，历史

上也并无缠足怯慵之风，她们在劳动创造上获得了极大解放，于持家育儿方面更

堪为人模。

这就是客家——一支特立卓行生生不息的民系，她在千年苦难中淬炼了鲜明

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使客家文化有如客家山歌、客家民居、客家民俗

般的保留中原古风的基础上，熔铸了征途风霜，融合了岁月流韵。



昨天的家园已无从归去，“故乡的月”却总能照耀——一个令我们这个古老

民族重获新生的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原动力，一种浩然正气的民族气节和

对家国兴盛、民族崛起的强烈渴望。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福建“中华共和

国人民政府”到湘赣中央根据地的建立，从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到洪秀全、

黄遵宪、孙中山，从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郭沫若到胡耀邦、李光耀、阿基诺

夫人、曾宪梓等等，无不昭示着客家民系客家后裔浓烈的爱国情怀和奋发有为的

历史责任感，也从中可见客家’学意义之非凡。

如今人文蔚起的客家民系以及雄踞国际的客家经济，已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要以自己的聪慧、赤诚和能量，反哺中

华民族伟大母亲，祈许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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